自我精神之反思
	列宁曾用左派幼稚病来形容认为共产主义可以一蹴而就，盲信资产阶级扶持的自由主义革命可以带来社会主义之人。然而在新时代的中国，这种幼稚病仿佛有了新的意义，而鄙人就是其中最臭名昭著之典型之一。
	此“幼稚病”之病人大多身处小资产阶级，要么为脱产学生，要么为刚参加工作之青年。不同于列宁笔下的“病人”，新时代的病人对共产主义理论并非一窍不通，其中大部分甚至理解并通读大部分左派著作，并可与资本主义保守派进行论战。同样地，新时代的病人并不相信议会斗争的谎言或自由主义的虚假，也大多不怕进行自我牺牲；与此相反，他们大多时刻摩拳擦掌准备使用最血腥的暴力推翻旧世界，并用最温柔的呵护创造新世界。他们的问题并不在于对旧社会的留恋，而是对自我的错误认知。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不相信群众史观，认为对共产主义略知一二的自己和其他知识分子才该领导革命；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孤独的，“愚昧”的群众无法理解他那先进的观点，且常常因而自哀自怜；他们中大部分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某种神圣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自己肩上的责任忽然变得简直无限大，无限重，从而让自己也成为了某种“阿特拉斯”或“耶稣”式的悲剧英雄了。在他们眼里，自己简直是某种苦行僧，几乎与整个世界为敌。任何形式的娱乐和放松，尽管他们自己沉浸其中，全数被他们打成“小资产阶级情调”；任何形式的温柔和舒适都被骂成“旧世界的走狗”，就连爱情和亲情也不例外。在他们看来，几乎是要和世界上的一切美好割裂才能走出合理的革命道路了。他们的这种想法究竟是为了创造共产主义锻炼革命精神，还是为了让自己那“阿特拉斯”的形象更为饱满呢？我们不得而知。
	尽管这些病人常常对共产主义理论倒背如流，甚至可能还在理论宣传方面颇有建树，但他们对革命的实际贡献让人不敢恭维。除了宣传以外，他们在工人运动上下的功夫大多不超过调研和采访，而他们的宣传也令人啼笑皆非。海报，长文章，社论，网站，报纸，抽象的视频剪辑，阴阳怪气的发言…凡是工人不愿意读，不喜欢看的东西他们似乎都干的很起劲。而真正有意义，有效果的宣传，例如从家人开始做工作，例如真正意义上地与工人合作，例如针对几个先进的工人进行长期宣传，他们不是一窍不通，就是各种推脱，极其反感。究其本源，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所谓“尊严”作祟。高大上的宣传可以让他们即做“实际”工作，也保存自己悲剧英雄，“救世主”的形象。而你若是让他使自己的宣传与普通民众对接？他大概又要一边开始喊“人民万岁”的口号，一边在心里编排：“朋友，别开玩笑了，‘英雄’怎么能和那些‘贱民’一道生活呢？”我们甚至可以断定，这些人对革命的发生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热情，因为在新世界到来之后，他们的一切伪装都将被揭穿。至于准备武装斗争与暴力革命，他们虽然时刻打自内心地期盼着跟随某个“伟大领袖”来参加革命，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然而却不会为这种革命做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准备。这大概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不过是给他们生命意义的工具，而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因此，只要他们在做些无关紧要的工作，并保持随时自我牺牲的决心，他们就可以继续自我欺骗，从而让自己的生命拥有一些意义。不幸的是，在现代，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病人占绝大多数，而实际做有意义工作的人少之又少。
	最后，谈一谈我自己的问题。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的病情实在很严重。革命的问题时常在我脑海回响，导致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去进行无谓的宣传，发展身边的小资产阶级成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者，而没有去针对真正进步的阶级——工人——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被浪费的时间也导致我的学习成绩和其他社会活动的结果急剧下降，让我在新社会和旧社会都成为彻头彻尾的失败品。因此，过去四年的每天我都活在痛苦之中，严重的抑郁，内疚，以及焦虑使我身心俱疲。每天晚上睡前我都能听到窗户的响动，似乎是祖国的无产者在提醒我：不要忘了是谁创造了你现在的生活！不要忘了你对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我将征服这种“幼稚病”，并将我的全部生命投入革命工作中去。
